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禱告：在火焰、地震與寂靜中啟示自己的上帝，如今，求你在聖言的宣讀中向我們顯明你自己。阿們。
在亞特蘭大，你不常遇到一個全身赤裸、被鬼附身、住在墳墓裡的人。但耶穌似乎對這樣的人一點也不感到困擾或害怕，不論他有沒有穿衣服。事實上，耶穌吸引的正是這樣的人——不是那些看起來一切都井然有序的人，而是那些生命可能早已破碎不堪的人。
當耶穌抵達「湖的那一邊」時，祂遇到的第一個人就是那被鬼附的人。選擇搭船前往對岸，是耶穌自己的決定；祂明知自己是在跨越邊界——地理的、族群的，還有宗教的。祂正踏入陌生的領域，進入邊界，是宗教界線的另一邊；這又是一場風暴，而耶穌知道如何應對風暴。
在這個故事之前，耶穌平息了湖上的風暴，使風浪平靜下來，而現在，祂即將平息那位革拉森人生命中的「邪靈風暴」。耶穌展現了對自然力量、邪靈勢力，甚至死亡本身的權柄——當祂離開革拉森後，祂醫治了睚魯那個已死去的女兒。
耶穌對所有困在風暴中的人都一視同仁。祂習慣於面對風暴，也能使風暴止息。正如早期教父特土良所說，祂是「屬靈仇敵的剋星」。
耶穌遇到的敵人是毀掉這人生命的邪靈。祂親自涉入污穢之地，來進行驅魔的事工。祂進入的，或許是被視為死亡領域的地方。在這個場景中：「沒有一樣是潔淨的；每一樣都是污穢的：邪靈、墳墓、豬群、這片土地。」這裡可不是什麼宜人避暑勝地。耶穌冒著被玷污的風險，只為了拯救這個人的生命。
他的生命中正刮著一場風暴。他住在墳墓之間，是個行屍走肉的人，被鬼附身，被驅趕到曠野。他像野獸一樣，能掙斷鐵鍊，卻無法掙脫自己生命中的鎖鏈。他的屬靈問題可說是「軍團級」的，龐大得像一支四千到六千人的羅馬軍隊。
然而，在一個清醒的片刻，這個被鬼附的人說出了連船上的門徒都無法回答的話。門徒曾問：「這人是誰？」但出乎意料地，這個被鬼附的人卻說對了答案——「耶穌，至高神的兒子。」這個赤身裸體、無家可歸、像死人一般、外邦人、具有「鬼附人格」的人，比耶穌的門徒更清楚祂是誰。
然而，他卻無法辨識自己的病，他以為人人都戴著鎖鏈和腳鐐。諷刺的是，他懇求耶穌不要折磨他，實際上他早已深陷折磨之中！他除了悲劇，別無所知。他的「邪靈風暴」已成為他生命的常態，甚至讓他不想自由，也不知道什麼是自由。
但耶穌詢問他的名字，以此來掌控他，並把污鬼趕了出去。這個人從內在的鎖鏈中得釋放，恢復正常，被人發現時，他「穿上了衣服，神志清醒，坐在耶穌腳前。」
經文說：「那曾被鬼附著的人痊癒了」，這裡的「痊癒」也可以翻譯為「得救」。這人不僅被從鬼附中醫治過來，更是從毀滅中被拯救。他如今得釋放，可以重新加入人類的群體，邁入他嶄新的使命。
這是一場恩典的醫治，值得歡心鼓舞，然而，我們並沒有看到「眾人一心的歡喜」。正如神學家 Fred Craddock 所說：「革拉森人不是讚美上帝，因為有人得了醫治；他們是在算代價，覺得代價太高。」
在這段經文中，我們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真理：醫治是有代價的。
我們都聽過關於醫療費用高得驚人的種種辯論。醫治，是有代價的。
那位被鬼附的人既沒有付錢，也沒有開口求醫治。但耶穌仍然醫治了他。對他來說，醫治在金錢上是免費的——但同時，也有明確的代價。
那位得醫治的人穿上了衣服，恢復了清醒的心智。這對他來說是好消息，他獲得了新生。但對某些人來說，別人的好消息卻可能是壞消息。
「污鬼從那人身上出來，進入豬群；於是全群豬衝下山崖，投進湖裡淹死了。」豬在猶太文化中被視為不潔的動物，因此被看作是惡靈合適的寄宿體。鬼所做的事就是毀滅——牠們附在豬身上，結果導致了一場「豬群集體自殺」。
豬群的損失也意味著養豬人嚴重的經濟損失。一場釋放性的行動和醫治對某些人來說卻代表經濟上的災難——尤其當某些人的經濟利益是建立在你「保持生病」的狀態上時更是如此。
養豬人失去了他們的牲畜，也就失去了生計。隨著豬群衝進湖裡，他們的收入也隨之沉沒。風暴在一個人的生命中止息，卻在另一群人的生命中掀起。
一個人的醫治，可能帶來另一個人的創傷——醫治的代價，往往是難以預測的。
誰又能預測這個得醫治的人的未來呢？一位被鬼附的人，竟成了門徒——這意味著我們也有希望。
一開始，他懇求耶穌不要折磨他，但最後他卻懇求耶穌讓他與自己同在。然而，耶穌並不滿足於這人只是在祂的面前。耶穌呼召他起來行動。
這位完全得醫治、得拯救的人，獲得了一項責任：宣講「神為他所行的一切事」。耶穌呼召他成為家鄉的宣教士，使他成為在全城奔走的巡迴佈道者。他的醫治帶來了人生的轉變與新的使命。他不再被捆鎖於死人的墳墓之間，作為邪靈的奴隸；如今他得了自由，被差派到活人當中傳道。
得醫治後，單單坐在耶穌腳前靜思默想是不夠的，還需要行動。他的醫治其實「花費了」他的整個人生，因為隨著醫治而來的是作門徒的代價。他以順服耶穌呼召的行動作為回應。他的醫治推動他投入事奉，被呼召去服事、去宣教，成為耶穌的僕人。
我們可能會認為被鬼附是種極大的損失與痛苦，但他的醫治其實也有代價——那就是將他的生命交託給基督、為主而活。這醫治與拯救使他得著能力去做新的事——那些沒人曾想像他會傳講福音。
真正發生在他身上的，是神使他成為一個新造的人。而這種由醫治所創造出來的「新現實、新生命」，可能才是代價最高的祝福。
新造的人，意味著某些事情已經改變。舊事已過，一切都變成新的了。
醫治的代價不只是那位得醫治的人改變了，是整個社群也會隨之改變。而這種改變，可能會引發恐懼。
當人們看見那被鬼趕出的男人坐在耶穌腳前，穿上了衣服，心智清醒時，「他們就害怕了」。醫治會帶來恐懼，因為疾病早已成為一種「正常」。當混亂停止、平靜降臨、醫治發生，恐懼便會隨之而來。人們害怕的是那平靜，而不是風暴——就像那次耶穌止住風和海後，門徒也滿心懼怕。
在我們的世界裡，風暴就是常態。他們習慣了一個被鬼附、赤身裸體、無家可歸、被鎖鏈綑綁的人在他們中間。看為「正常」。當這個人被釋放，恢復自由，他們反而感到恐懼。
醫治會帶來改變，而諷刺的是，這種改變可能引發一種新的「不安」。這可能會引發對未知與不確定的恐懼。
也許我們就必須面對我們自己內心的鬼魔。正是那些鬼魔，會懇求那位醫治者——耶穌——離開，儘管祂才是唯一真正能拯救、能醫治我們的那一位。祂的同在，揭示了也許我們自己才是被邪靈附身的那群人。
產生恐懼，因為無法掌控的力量令人畏懼，而上帝的能力打亂了人們原本接受的生活方式。這個社群學會了如何與邪惡和邪靈共存，但透過醫治，他們所熟悉的世界被重新調整和打亂。他們要求耶穌離開，因為他們不願意在基督面前事情有所改變。祂的同在代價太高。
這就是醫治的意義——它提醒我們，上帝不會讓事情保持原狀，但人們無法承受這種新現實、新創造，以及醫治帶給那人的改變，因為這也會影響到他們自己。
在基督面前，我們可能會察覺自身的不健全。真理是昂貴的，我們可能病得很重，以致於想讓醫治者耶穌離開。有些人不願意讓上帝進入他們的生活，因為那意味著他們必須改變。我們不想讓自己的生活被打亂！
醫治與拯救令人害怕，因為它意味著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一種新的秩序，一個新的現實，一個新的創造已經來臨。醫治將會付出生命現狀的代價，雖然有人寧願事情保持不變，因為並非每個人都願意改變或被改變，也不是每個人都想被醫治。這代價太大了。
正如潘霍華（Dietrich Bonhoeffer）提醒我們的：「當基督呼召一個人，他就是呼召那人來死。」
但我們必須時刻記得，我們並不是唯一需要「死去」的人。因醫治而付出代價的，不只是我們自己。我們的醫治與救恩是耶穌基督用祂的生命換來的，這顯示出要成就醫治，必須有些東西死去——可能是豬群、惡魔，或是你所熟知的舊生命。
醫治是有代價的，但當你來到上帝的恩典中，願我們明白，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